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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前
有
調
查
說
港
童
沒
禮
貌
，
其
實
已
不
算
新

聞
。
用
港
產
黑
幫
片
的
說
法
，
是
﹁
冇
大
冇
細
﹂，

不
知
自
己
身
份
，
盡
做
不
應
做
的
事
。
用
上
一
輩

罵
人
的
話
，
就
是
沒
家
教
。
六
七
十
年
代
，
說
人

﹁
冇
家
教
﹂
是
很
重
的
話
，
等
於
罵
人
父
母
。
一
說

出
口
，
小
則
扯
火
，
大
則
動
武
。
近
年
香
港
文
明
了
，

卻
鮮
見
大
人
對
小
孩
說
：
不
要
這
樣
，
不
然
人
家
會
說

你
沒
家
教
。
大
人
不
講
，
小
孩
就
不
知
家
教
為
何
物
。

家
教
的
例
子
很
多
，
比
如
：

●
早
上
跟
父
母
說
早
晨
；

●
睡
前
跟
父
母
說
睡
安
；

●
長
輩
回
家
，
主
動
奉
上
熱
茶
；

●
吃
飯
前
叫
阿
爸
食
飯
、
阿
媽
食
飯
、
哥
哥
家
姐
食

飯
，
主
動
幫
父
母
添
飯
盛
湯
，
飯
前
幫
忙
開
飯
，
飯
後

主
動
收
拾
清
理
；

●
挾
菜
只
選
面
前
的
，
絕
不
﹁
飛
象
過
河
﹂
；
拿
筷
子
手
勢
要
正

確
，
吃
飯
喝
湯
咀
嚼
不
能
作
聲
；

●
街
上
遇
見
朋
友
打
招
呼
聊
幾
句
，
必
站
到
路
的
一
邊
，
讓
其
他

人
好
走
，
絕
不
會
像
現
在
，
一
家
四
口
停
在
路
中
心
或
電
梯
口
，
指

手
劃
腳
，
高
談
闊
論
，
堵
塞
交
通
，
以
為
這
就
叫
個
人
權
利
。

認
為
這
是
上
一
代
不
文
明
遺
毒
的
家
長
，
不
知
道
好
些
家
庭
還
是

照
㠥
這
一
套
，
教
出
了
優
秀
的
年
輕
人
；
而
那
些
父
母
不
敢
管
教
的

小
孩
，
長
大
踏
入
社
會
，
一
言
一
行
別
人
看
在
眼
裡
，
無
規
無
矩
，

粗
枝
大
葉
，
就
大
大
吃
了
虧
。
自
小
沒
受
過
﹁
禮
﹂
薰
陶
的
年
輕

人
，
去
日
本
旅
行
，
見
人
家
事
事
井
然
，
對
人
和
大
自
然
皆
懷
尊
敬

之
心
，
回
來
就
嚷
嚷
大
受
感
動
，
卻
不
知
﹁
家
教
﹂
這
寶
藏
其
實
是

自
己
老
早
沒
用
好
。

上
一
輩
的
老
外
，
也
有
他
們
的
禮
數
，
比
如
說
男
女
在
餐
廳
用

膳
，
女
的
如
離
座
往
洗
手
間
、
然
後
回
來
，
男
的
每
次
必
站
起
來
，

待
女
的
離
去
，
或
坐
好
，
自
己
才
坐
下
來
。
我
們
起
初
不
慣
，
又
坐

又
立
，
既
累
又
無
實
際
作
用
。
其
實
禮
數
要
講
到
作
用
，
就
是﹁
利
﹂

了
。
禮
義
禮
義
，
是
人
對
人
的
敬
意
關
懷
，
何
必
言
利
？

前
天
乘
地
鐵
，
有
個
四
眼
男
要
下
車
，
想
是
我
在
車
門
位
置
阻
了

他
，
一
般
人
會
說
請
讓
開
，
他
卻
動
手
，
用
手
指
撥
開
我
，
意
思

是
，
跟
你
說
﹁
唔
該
借
過
﹂
也
多
餘
。
這
人
應
賞
兩
記
耳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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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
華
人
與
狗
不
得
入
內
﹂，
這
是
上
個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於
上
海
租
界
一
些
公
園
豎
立
的
一
塊
牌
子
。

這
個
﹁
傳
說
﹂，
近
世
有
人
指
為
偽
造
，
但
在
當
年

一
些
文
章
裡
說
得
甚
為
火
紅
。
如
孫
中
山
︽
中
國
內

亂
之
原
因
︾
：

﹁
上
海
黃
浦
灘
和
北
四
川
路
那
兩
個
公
園
，
我
們
中
國

人
至
今
還
是
不
能
進
去
，
從
前
在
那
些
公
園
的
門
口
，
並

掛
一
塊
牌
說
：
﹃
狗
同
中
國
人
不
許
入
﹄
！
﹂

另
如
郭
沫
若
一
九
二
三
年
在
︽
月
蝕
︾
中
有
如
下
的
句

子
：﹁

上
海
幾
處
的
公
園
都
禁
止
狗
與
華
人
入
內
，
其
實
狗

倒
可
以
進
去
，
人
是
不
行
，
人
要
變
成
狗
的
時
候
便
可
以

進
去
了
。
﹂

這
牌
子
是
否
真
的
存
在
過
，
這
裡
不
深
究
。
我
相
信
，

華
人
在
當
時
，
確
是
受
到
外
人
無
窮
的
欺
侮
。
傑
克
的

︽
春
影
湖
︾︵
香
港
：
聯
合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

對
華
人
所
受
的
屈
辱
，
便
有
頗
深
刻
的
描
繪
。

小
說
的
眉
題
曰
﹁
哀
豔
奇
情
﹂，
主
題
確
是
﹁
哀
豔
﹂，

但
第
一
章
﹁
哲
學
怪
人
﹂，
卻
道
盡
了
一
位
老
華
僑
在
異

地
所
受
的
恥
辱
，
堪
稱
﹁
奇
情
﹂。
料
想
傑
克
早
聞
﹁
華

人
與
狗
﹂
的
﹁
典
故
﹂，
故
而
大
筆
一
揮
，
開
首
即
寫
了

這
篇
大
快
人
心
的
故
事
。

故
事
發
生
於
﹁
若
干
年
前
﹂
南
洋
群
島
某
殖
民
地
。
一

位
華
僑
在
彼
邦
奮
鬥
了
三
十
年
。
做
過
後
生
，
做
過
苦

工
，
再
而
開
過
錫
礦
，
種
過
樹
膠
，
經
營
過
糖
廠
，
終
於

發
了
大
達
。
但
他
不
忘
本
，
生
活
樸
素
，
衣
㠥
仍
簡
便
，

貌
似
工
頭
。
四
十
七
歲
那
年
，
忽
然
動
了
歸
思
，
要
回
唐

山
娶
個
妻
子
，
享
一
享
晚
福
。
但
當
他
由
小
埠
欲
乘
火
車
出
大
埠
，

往
購
頭
等
票
時
，
卻
遭
到
攔
阻
，
黃
髮
黃
臉
、
混
血
種
的
售
票
員
說

出
原
因
：
﹁
你
是
中
國
人
！
﹂
老
華
僑
有
股
牛
脾
氣
，
據
理
堅
持
坐

頭
等
，
不
坐
二
等
三
等
，
最
後
驚
動
白
人
站
長
，
也
堅
拒
售
票
，
行

文
之
中
，
傑
克
來
一
段
插
說
：

﹁
在
那
個
時
代
，
國
勢
衰
弱
，
民
智
低
落
，
尤
其
在
殖
民
地
，
不

平
等
的
待
遇
，
幾
乎
在
日
常
生
活
的
各
方
面
，
都
表
現
得
很
明

顯
。
﹂

南
洋
的
殖
民
地
，
和
上
海
的
殖
民
地
，
不
是
一
樣
嗎
！
最
後
，
老

華
僑
一
氣
之
下
，
耗
鉅
款
包
了
一
節
臨
時
加
上
去
的
頭
等
廂
卡
，

﹁
所
有
車
站
上
的
中
國
人
，
都
大
為
興
奮
，
一
片
壯
越
的
國
歌
聲
，

高
唱
入
雲
，
直
唱
到
那
行
列
車
蜿
蜒
地
轉
過
山
背
後
才
罷
。
﹂

坐
火
車
如
此
，
到
了
大
埠
，
住
一
家
外
國
人
經
營
的
大
酒
店
亦
是

如
此
：
﹁
這
裡
不
住
中
國
人
！
﹂
並
且
將
老
華
僑
的
行
李
掉
出
門

外
。
這
口
氣
，
倔
強
的
老
華
僑
怎
忍
得
住
？
幾
經
門
路
，
把
這
酒
店

連
地
皮
也
買
下
來
，
結
果
是
：
將
這
酒
店
的
外
籍
經
理
大
大
折
辱
一

番
。
報
了
一
箭
之
仇
！

酒
店
如
是
，
連
妓
寨
的
花
魁
也
看
不
起
這
土
老
頭
。
老
華
僑
終
耍

出
天
降
銀
元
的
戲
法
，
要
全
寨
妓
女
脫
個
精
光
，
能
拾
得
幾
多
就
幾

多
。
這
一
段
，
傑
克
描
述
得
甚
為
生
動
有
趣
，
為
﹁
卑
微
的
中
國
人
﹂

出
了
口
冤
氣
。

以
後
的
情
節
發
展
，
由
﹁
奇
情
﹂
進
展
到
﹁
哀
豔
﹂，
另
個
主
角

登
場
。
可
是
︽
春

影
湖
︾
這
一
章
，

已
見
傑
克
非
一
般

通
俗
小
說
家
可

比
。
另
如
︽
一
曲

秋
心
︾，
雖
述
舞
場

故
事
，
但
主
人
翁

的
反
日
寇
情
操
，

傑
克
寫
來
入
木
三

分
，
是
個
有
節
氣

的
作
家
。

那些年，華人所受的屈辱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大
約
十
年
前
曾
參
觀
過
南
京
大
屠

殺
紀
念
館
，
那
時
候
該
館
的
規
模
不

大
，
欠
缺
氣
魄
，
展
品
也
不
多
。
據

說
聯
合
國
要
求
，
如
要
成
為
國
際
性

的
戰
爭
博
物
館
，
一
如
波
蘭
奧
斯
威

辛
集
中
營
展
覽
館
那
樣
，
需
要
大
大
擴

充
。
中
央
因
此
投
入
了
好
幾
個
億
，
擴
充

成
今
天
這
個
規
模
。
館
外
一
大
片
土
地
，

豎
立
不
少
被
屠
殺
被
迫
害
者
的
鑄
像
，
地

下
鋪
㠥
碎
石
，
象
徵
無
數
被
害
者
的
骸

骨
，
未
進
館
門
就
已
經
感
到
非
常
震
撼
。

加
上
我
們
對
南
京
大
屠
殺
一
事
已
有
不
少

了
解
，
我
還
讀
過
南
京
大
屠
殺
的
若
干
史

料
集
，
有
關
慰
安
婦
的
材
料
，
甚
且
歪
曲

史
實
的
日
本
所
謂
評
論
家
田
中
正
明
的

︽
南
京
大
屠
殺
的
虛
構
︾。
南
京
大
屠
殺
的

史
實
已
經
深
印
我
心
。
所
以
這
一
次
的
參

觀
，
實
在
讓
我
的
心
靈
感
到
十
分
震
撼
，
久
久
不
能

平
靜
。

參
觀
了
足
足
三
個
半
小
時
，
印
象
難
忘
。
腦
子
裡

因
而
出
現
許
多
殘
酷
屠
殺
和
強
姦
圖
片
的
影
子
。
難

怪
美
籍
華
裔
女
作
家
張
純
如
，
窮
生
平
之
力
，
搜
集

材
料
，
寫
成
︽
南
京
浩
劫—

—

被
遺
忘
的
大
屠
殺
︾

︵T
he
R
ape

of
N
anking

:
T
he
Forgoten

H
olocaust

of
W
orld

W
ar
II

︶。
此
書
一
出
，
震
撼
全
美
國
，
改

變
了
美
國
人
輕
視
中
國
抗
日
戰
爭
的
看
法
。
但
年
輕

的
張
純
如
，
竟
因
此
而
患
上
了
抑
鬱
症
，
於
二
○
○

四
年
因
精
神
恍
惚
而
開
槍
自
殺
，
時
年
才
三
十
六

歲
。參

觀
完
南
京
的
大
屠
殺
紀
念
館
，
翌
日
到
揚
州
遊

瘦
西
湖
，
只
見
遊
人
如
鯽
，
青
年
男
女
，
笑
聲
喧

嘩
。
祖
父
母
輩
的
，
拖
㠥
男
女
孫
子
，
高
高
興
興
地

遊
湖
。
我
也
攜
㠥
兩
歲
大
的
小
孫
子
同
遊
。
但
此
時

腦
中
卻
浮
現
昨
天
剛
參
觀
的
大
幅
南
京
大
屠
殺
的
圖

景
，
此
時
的
遊
興
便
冷
了
半
截
。

戰
爭
啊
！
何
時
才
能
徹
底
遠
離
人
類
！
在
伊
拉

克
，
在
阿
富
汗
，
小
型
的
屠
殺
不
是
還
在
進
行
㠥

麼
？
當
然
，
像
南
京
大
屠
殺
這
麼
野
蠻
、
這
麼
殘

酷
、
這
麼
大
規
模
的
滅
絕
人
性
的
罪
行
，
應
該
不
會

有
了
。
但
前
事
不
忘
，
後
世
之
師
。
日
本
人
有
徹
底

反
省
了
嗎
？
他
們
的
某
些
官
員
，
包
括
那
個
東
京
都

知
事
，
不
是
不
時
發
出
反
華
的
叫
囂
嗎
？
還
是
捷
克

反
法
西
斯
英
雄
伏
契
克
說
得
對
：
﹁
人
們
，
你
們
可

要
警
惕
啊
！
﹂

南京大屠殺
吳康民

生活
有道

在
離
開
松
山
市
的
早
上
，
爭
取
時
間
參
觀
了

﹁
㝴
上
之
雲
博
物
館
﹂。
除
了
是
因
為
日
劇
品
牌
宣

傳
策
略
吸
引
，
最
主
要
還
是
為
了
這
個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師—

—

安
藤
忠
雄
。

安
藤
忠
雄
創
設
這
個
博
物
館
的
基
本
理
念
，
除

了
是
基
於
司
馬
遼
太
郎
的
長
篇
鉅
作
︽
㝴
上
之
雲
︾
發

展
出
來
的
成
品
之
外
，
也
是
以
它
作
為
地
方
城
市
行
銷

策
略
，
將
整
個
松
山
市
視
為
一
個
美
術
館
的
創
設
意
念

為
藝
術
據
點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讓
這
個
博
物
館
作
為
各

種
文
化
活
動
的
核
心
設
施
，
讓
松
山
市
成
為
一
個
更
具

魅
力
的
城
市
。

至
於
從
二
○
○
九
年
開
始
改
編
為
電
視
劇
的
︽
㝴
上

之
雲
︾，
小
說
家
司
馬
遼
太
郎
以
秋
山
好
古
、
真
之
兄
弟

與
正
岡
子
規
這
三
位
出
身
松
山
的
主
角
為
中
心
，
描
述

日
本
在
邁
向
成
為
現
代
化
國
家
的
過
程
中
、
經
歷
大
時

代
潮
流
中
所
擁
有
的
各
種
姿
態
與
相
貌
。

而
小
說
的
主
要
內
容
則
把
焦
點
放
在
秋
山
兄
弟
如
何

在
國
家
飄
揚
動
盪
的
年
代
，
追
求
屬
於
自
己
的
夢
想
，

並
在
關
鍵
時
刻
挺
身
而
出
，
成
就
日
本
於
明
治
維
新

後
，
首
度
戰
勝
俄
國
巴
羅
的
海
艦
隊
所
撰
寫
的
史
實
傳

奇
事
蹟
。

﹁
㝴
上
之
雲
博
物
館
﹂
主
要
在
提
供
一
個
，
讓
大
眾

在
閱
讀
聆
聽
司
馬
遼
太
郎
作
品
訊
息
的
同
時
，
也
能
以

不
同
的
角
度
、
立
場
，
深
入
思
索
從
過
去
到
現
在
，
以

及
邁
向
未
來
的
歷
史
軌
跡
的
場
所
。

另
一
方
面
，
﹁
㝴
上
之
雲
﹂
本
意
所
指
的
是
﹁
順
㠥
山
坡
︵
㝴
︶

上
升
的
雲
﹂，
折
射
日
本
在
明
治
維
新
時
期
奮
發
圖
強
，
試
圖
迎
頭

趕
上
西
方
文
明
，
晉
身
現
代
化
國
家
之
列
的
時
代
情
景
與
感
受
。

有
意
思
的
是
，

安
藤
忠
雄
早
年
自
學
建
築
之
時
，
也
有
㠥
與
這

段
史
蹟
相
近
似
的
境
遇
與
心
路
歷
程
。
少
年
安
藤
可
以
為
了
一
睹

科
比
意
的
作
品
集
而
在
二
手
書
店
與
老
闆
纏
鬥
三
個
月
、
為
了
學

習
建
築
而
花
費
一
整
年
的
時
間
以
貧
窮
旅
行
方
式
展
開
他
在
歐
洲

各
國
的
都
市
徬
徨
，
那
是
一
種
追
求
夢
想
的
熱
情
與
浪
漫
，
與

︽
㝴
上
之
雲
︾
即
便
有
㠥
尺
度
與
規
模
上
的
不
同
，
但
在
本
質
上
卻

是
無
比
靠
近
的
。

安藤忠雄的㝴上之雲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俗
語
有
云
﹁
五
窮
六
絕
七
翻
身
﹂，

而
在
香
港
人
眼
中
﹁
水
為
財
﹂。
然

而
，
世
事
無
絕
對
，
亦
可
以
說
﹁
一

個
銅
板
兩
邊
看
﹂
哩
。
歐
債
亂
戰
，

更
因
希
臘
組
閣
不
成
，
要
挨
至
六
月

中
旬
再
選
，
希
臘
遭
降
級
，
歐
央
行
叫
停

希
銀
融
資
，
全
球
掀
金
融
危
機
，
股
市
商

品
市
場
亂
成
一
團
。
香
港
股
市
連
續
急

跌
，
市
值
暴
消
天
文
數
字
。
好
友
輸
，
而

應
了
﹁
五
窮
﹂，
反
之
，
淡
友
沽
空
長
勝
變

了
﹁
五
富
﹂。
近
周
來
連
場
暴
雨
正
是
﹁
水

為
財
﹂
呀
？
可
就
是
坐
擁
重
磅
貨
的
好
友

﹁
見
水
化
財
﹂
了
。

在
香
港
友
好
協
會
跟
候
任
特
首
梁
振
英

座
談
會
上
，
向
專
家
劉
遵
義
政
協
委
員
請

教
近
日
金
融
市
場
亂
戰
，
這
位
﹁
中
信
﹂

資
本
非
執
行
董
事
氣
定
神
閒
地
細
述
他
的

看
法
，
他
認
為
投
資
者
對
歐
洲
債
務
危
機

應
該
始
終
可
慢
慢
消
化
。
近
日
的
暴
瀉
亂
局
，
不
排

除
有
炒
作
成
分
。
是
否
是
時
候
伺
低
吸
納
呢
？
劉
遵

義
認
真
地
說
：
﹁
若
然
手
中
有
實
錢
並
非
短
線
炒
作

而
是
中
長
線
投
資
的
話
，
是
可
以
分
批
吸
納
優
質
股

的
。
﹂

真
箇
是
﹁
最
黑
暗
之
時
最
危
機
之
際
正
是
入
市
之

時
嗎
？
﹂
問
題
是
前
提
必
須
不
做
﹁
孖
展
﹂
要
﹁
實

買
實
賣
﹂。
而
何
處
是
底
谷
？
低
處
不
算
低
呀
？
又
不

是
劉
伯
溫
再
世
，
能
知
過
去
未
來
。

其
實
，
歐
股
是
可
以
看
扁
的
，
歐
洲
現
時
除
德
國

經
濟
仍
強
之
外
，
連
法
國
新
總
統
上
任
，
新
的
內
閣

也
要
自
動
降
低
三
成
薪
金
官
俸
，
可
憐
原
來
已
是

﹁
雞
肋
﹂
的
俸
祿
還
得
削
減
，
相
較
於
香
港
官
員
甚
至

立
法
會
議
員
也
要
超
市
價
加
薪
哩
。
爽
極
！

至
於
美
股
前
一
陣
子
升
勢
現
正
在
回
套
調
整
中
。

市
場
曾
有
一
陣
子
憧
憬
美
國
復
甦
不
繼
，
聯
儲
局
要

推Q
E
3

救
市
。
有
投
資
者
對
美
股
前
景
不
至
看
得
太

淡
。
至
於
中
國
股
市
，
同
樣
有
人
憧
憬
中
共
十
八
大

會
議
前
後
，
所
謂
﹁
穩
定
壓
倒
一
切
﹂，
雖
然
中
國
出

口
不
濟
，
內
需
市
場
也
下
滑
，
然
而
，
正
因
大
氣
候

不
佳
，
有
理
由
相
信
當
局
會
在
此
時
此
刻
會
陸
續
推

政
策
救
市
，
全
方
位
救
市
而
不
僅
只
是
股
市
，
只
要

放
寬
銀
根
，
放
鬆
政
策
，
樓
市
股
市
鬆
綁
了
，
百
市

皆
榮
，
一
天
光
晒
矣
！

「水為財」
思　旋

思旋
天地

擔
任
﹁
愛
心
水
餃
敬
長
者
、
慈

善
歡
樂
顯
溫
情
﹂
司
儀
，
遇
上
多

位
城
中
慈
善
精
英
，
主
辦
單
位
香

港
慈
善
總
會
鄭
蘇
薇
主
席
，
風
采

依
然
，
聲
線
與
樣
貌
滲
㠥
濃
濃
少

女
味
，
十
年
如
一
日
的
熱
心
公
益
。
還

記
得
當
年
，
她
當
仁
濟
醫
院
總
理
和
主

席
、
創
出
了
很
多
別
開
生
面
的
籌
款
方

式
，
帶
起
了
慈
善
餐
舞
會
的
熱
潮
，
酒

店B
allroom

極
度
爆
滿
，
每
晚
都
舉
行

㠥
大
大
小
小
的
籌
款
活
動
，
衣
香
鬢

影
、
靚
人
美
事
造
福
不
少
貧
苦
大
眾
；

屋
㢏
籌
款
更
為
受
落
，
鄭
主
席
為
了
鼓

勵
居
民
多
多
捐
助
，
她
會
坐
㠥
小
車

子
，
跑
遍
港
九
新
界
每
個
屋
㢏
，
勸
捐

與
獻
唱
，
她
的
飲
歌
︽
萬
水
千
山
總
是

情
︾
一
晚
唱
幾
十
次
，
﹁
不
辛
苦
，
善

款
增
加
，
一
切
都
值
得
。
﹂
實
在
鄭
主
席
的
歌
聲

有
價
，
當
年
為
建
立
廣
州
市
慈
善
醫
院
，
創
下
了

五
十
萬
高
歌
一
曲
，
一
晚
籌
款
一
千
四
百
萬
的
驕

人
紀
錄
，
她
有
﹁
慈
善
天
后
﹂
的
美
譽
。

活
動
中
又
遇
上
著
名
食
府
﹁
丹
桂
軒
﹂
創
辦
人

梁
玉
鵬
先
生
，
梁
先
生
寶
號
的
天
麻
魚
頭
煲
街
知

巷
聞
，
每
天
限
量
二
百
份
，
絕
不
加
添
。
他
總
是

言
出
必
行
，
那
年
，
他
到
海
南
島
旅
遊
，
遇
見
當

地
貧
農
，
立
即
定
下
羊
苗
助
生
計
的
計
劃
，
買
羊

苗
給
他
們
飼
養
，
就
這
樣
，
食
肆
裡
多
了
一
道
慈

善
菜—

—

東
山
羊
；
在
江
西
省
，
他
見
到
滿
地
巨

型
飽
滿
的
南
瓜
無
人
問
津
，
靈
光
一
閃
，
決
定
把

南
瓜
帶
到
南
方
，
製
作
成
南
瓜
盆
菜
，
大
受
歡

迎
。當

天
活
動
中
，
為
給
數
百
位
長
者
助
興
，
台
上

的
中
聯
辦
協
調
部
陳
紹
彬
副
部
長
，
鄭
蘇
薇
主

席
，
工
聯
會
鄭
耀
棠
榮
譽
會
長
，
梁
玉
鵬
副
會
長

等
高
歌
︽
歌
唱
祖
國
︾，
將
氣
氛
推
到
高
峰
。
贊
助

商
水
餃
皇
后
臧
姑
娘
沒
有
唱
，
卻
派
出
了
六
歲
的

小
外
孫
楊
海
恩
妹
妹
，
普
通
話
朗
誦
﹁
小
蝌
蚪
找

媽
媽
﹂，
活
潑
靈
巧
甚
具
大
將
之
風
，
掌
聲
雷
動
。

節
目
一
浪
接
一
浪
，
見
台
上
一
眾
精
英
全
心
全
意

的
奉
獻
，
我
想
起
了
一
句
話
：
﹁
積
德
雖
無
人

見
，
存
心
自
有
天
知
﹂，
祝
願
所
有
長
者
，
吃
過
愛

心
水
餃
，
健
康
又
長
壽
！

慈善精英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我們這些在國外、靠兩種語言（母國語言和僑
居國語）來生存的人，對語言很敏感，因為失去
了母語的「場」，就更加珍惜母語，因為平常不能
使用母語，就把使用母語當成享受。對於母語的
珍貴，其實也是遠離它以後才深有體會。
我對自己土生土長的語言，很長一段時間受它

的恩，卻不知去愛它。我從小生長在鼓浪嶼，在
學校和同學們講閩南話，在家與父親講普通話，
（父親是河北人，在廈門大學教書四十五年，也不
會講一句閩南話），我們說的普通話與父親的有捲
舌音的正宗普通話不一樣，是沒有捲舌音的怪聲
怪調普通話。有趣的是，我哥哥姐姐初中畢業
後，上山下鄉插隊到父親的老家河北灤縣茨榆坨
村，因為他們說的南方腔調普通話，最初河北老
鄉們居然聽不懂他們的普通話。多年以後，哥哥
姐姐從插隊返回鼓浪嶼，他倆的口音居然變成了
有捲舌的正宗北方腔調。我當時很羨慕哥哥姐姐
能講正宗的好聽普通話，對自己的南方腔調普通
話很自卑，也就很討厭閩南話。
但是自從我來到日本以後，像大多數從大陸來

的留學生一樣，我第一次接觸到同是炎黃子孫的
台灣人、香港人、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
印度尼西亞華人時。讓我驚訝的是，他們普通話
都說的不怎麼樣，閩南話卻講得呱呱叫。原來海
外華僑閩南人很多，北方那邊能將正宗普通話的
人卻很少。
那時候，我們與台灣學生因為時代背景的隔

閡，很不好溝通，但我一換成閩南話，他們一瞬
間對我判若兩人，連眼神、表情都一下子變得親
切起來，那種感受是戲劇性的，是動人的。我頓
時領會到方言的親和力及方言的故鄉情，那是非

政治性的，也是非強加的，他們通過方言認同了
我，我在那認同之中解開了拘束。我開始喜歡閩
南話，不以方言為恥，反以方言為榮了。
幾年前，我們公司進來一位出身內蒙古的中國

留學生，他護照上的漢字名字是「金星」，籍貫寫
內蒙古。我覺得很奇怪，問他：「你不是蒙古族
嗎？怎麼護照上是漢語名字呢？」
金星說：「我們從小大家都有一個漢字名。」
我再問：「那你喜歡這個漢字名嗎？」
金星說：「不喜歡。因為『金』和『星』這兩

個字我都不喜歡，都太強，怕會把運氣『搶』（強）
走。」
我說：「原來如此。不過難得你是蒙古族，總

應該有一個蒙語名字啊，這樣好像才自然。」
金星說：「當然有的。我的蒙語名字叫『嘎噠

斯』」。
後來我給他做名片時，就在名字寫他的蒙古語

發音：「嘎噠斯」。過幾天他接到名片，沒有掩飾
他的驚奇與喜悅，有點靦腆地對我說：「至今只
有我的爸爸媽媽叫我的蒙古本名，沒想到在日本
能用上自己的本名。」
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是蒙古人，本應

該用蒙古族的名字。之後，他去客戶處，幾乎所
有的日本客人對他的名字都是一眼就記住，因為
他的眼睛及頭髮的顏色，臉形及面部的表情，明
顯不是漢族，他的蒙古名字也就是他的自我同一
性的證明（identity）。
遺憾的是，嘎噠斯本人並不強調自己的民族

性，他說：「內蒙古漢族很多，用蒙語反而不方
便。」
有一次我與嘎噠斯討論過應該保持民族語言的

問題，他竟然很新鮮，說他是第一次聽到同是中
國人的這種不同意見。我請他講幾句蒙語給大家
聽，他竟然一句也講不完整，他解釋說：「我們
家爺爺奶奶在世時，還能聽到家裡講蒙語，現在
也只有爸爸媽媽之間偶爾講幾句蒙語，我們這一
代都不會說蒙語了。」
我聽了不僅感嘆，嘎噠斯家的蒙語到他的父母

這一代為止，有點太可惜了。嘎噠斯還年輕，應
該學蒙語啊。這應該也是中國少數民族面臨的一
個課題：怎樣全力保持自己民族的語言。
語言不是單純的工具，語言是民族的原本，是

民族的根，是民族的文化。我認識兩位瑞典的中
國學者，他們都以瑞典文從事學問及社會活動。
他們告訴我：在瑞典，所有外國人在工作前，都
必須接受瑞典文認定資格考試。沒有獲得認定資
格的外國人，是無法在瑞典工作的。
我聽了很吃驚，因為我所在的日本，從沒有這

樣的明文規定。甚至一些著名的大公司，例如日
產汽車公司，還在公司實行英語日，全體職工必
須在指定的那一天在公司內使用英語會話，開會
作報告和討論。
瑞典的中國學者告訴我：「瑞典雖是北歐裡的

大國，但人口只有九百四十六萬，所以他們努力
保持自己民族的語言。當然瑞典人的素質很高，
大多數成人能夠講英語。」
我才明白，瑞典讓外國人必須先掌握瑞典語，

才能夠在瑞典從事工作的動機。不這樣的話，瑞
典的外國人居民越來越多，不知哪一天瑞典文就
會被外語取代了。
在異國我們可以接觸兩種語言，而得到的感受

也是不一樣的。以我自己的體驗來說，我曾經故
意地對日本的暢銷書進行兩種語言的閱讀。日本
1977年至1987年，連續十年最暢銷的書是司馬遼
太郎的《項羽與劉邦》（原名《漢風楚雨》），1987
年打破這個紀錄的是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

我分別拜讀了原著，並拜讀了趙德遠翻譯的《項
羽與劉邦》和翻譯的《挪威的森林》。我的感受
是，讀日語原著，使我思考作者的那種與我們中
文思考不一樣的態度與價值觀，而讀翻譯後的中
文版，則讓我覺得是一種輕鬆的純粹讀書的愉
快。經歷了這種雙語讀書體驗，我的感想是：母
語已經超越了文字本身的意義，使人得到一種天
倫的享受。順便提一下，我個人更喜歡司馬遼太
郎的《項羽與劉邦》，可能因為他寫的是我們中國
的歷史故事，反過來也可以印證母語的魅力吧。
前幾年西方影視界的富翁富婆們，時髦領養亞

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孩子。我每次看到這種
鏡頭，就會心裡一痛。富人們的行為，勢必剝奪
這些孩子的母語，奴役這些孩子的心靈，使他們
終生苦惱於得不到自我同一性的證明。孩子們內
心的無可救藥的孤獨，自尊心的損傷是這些珠光
寶氣的富人們造成的。物質上的豐富，將無法彌
補他們心靈上的貧困；被強加的語言，將是他們
永遠無法沉㠥；母語的失去，將使他們走上無歸
之路。
一個人的母語不可選擇，它是我們一生無法改

變的自我認同標誌。綠卡也罷，入籍也罷，這個
自我認同標誌是永遠不變的。

母語情結

百
家
廊
李
小
嬋

■
這
書
兩
線
發
展
，
首
章
最
為
可
讀
。

作
者
提
供
圖
片

■
母
語
是
一
種
自
我
認
同
標
誌
。

資
料
圖
片


